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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掩护吴石工作的是吴长芝

吴艺五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重
庆，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独裁专制，消极抗
日，遂不再在国民党政府做事。他相依的老友
是陈铭枢、柳亚子等人。!"$%年开始，他们便
在重庆从事反蒋的准备工作。!"$$年，与陈
铭枢、谭平山、郭春涛、于振瀛、叶南帆等筹划
创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被推为中央监事。
!"$&年 "月奉命先期抵沪，与王绍鏊（中共
秘密党员）等联络，筹划民主运动。次年春，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陈铭枢、郭春涛、于
振瀛等由重庆抵沪活动。
吴艺五以其所住环龙路善庆坊 '(号（今

上海南昌路 )*弄 '(号）为民联的上海秘密
联络点。此外，还安排两处秘密联络点用于特
别情况。一处是租用环龙路善庆坊 '(号对面
的房子（今上海南昌路 +*$号），主要用于吴
艺五与中共方面的吴克坚联系工作，传递重
要情报。此外，还安排申江医院（今上海淮海
路嵩山路口）为秘密联络点，申江医院是私人
开办的医院，院长刘之江是地下民联成员，为
地下民联工作创造了条件。
上海地下民联经过分析，看出吴石有可

能成为下一步福建省政府主席看好人选的优
势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当时的惯例，省
政府主席多由武人担任。在国民党军高级将
领中，资历相当的福建籍将领少之又少。在闽
南，张贞虽官拜陆军上将，却是“光杆司令”，
退役在漳州作寓公；在华北，天津警备司令陈
长捷非蒋嫡系；李良荣虽是福州绥靖公署司
令官，但资历尚浅。争取吴石出任福建省主
席，有可能为和平解放福建铺平道路；二是
“闽人治闽”的口号在福建志士中喊了几十
年，已为大众所熟悉，也不会太暴露。利用这
个口号，有利于掩护革命活动。在上海地下民
联的组织下，拥戴吴石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的活动在福建、南京、上海等地展开。
为扩大影响，有关人士还奔走东南亚地

区，积极争取海外华侨和闽南地区政界人士

的支持。后来这一设想没能在政
坛上布局成功，吴石未能入主福
建省政府，但也推动地下民联组
织的自身发展。
在上海地下民联中，掩护吴

石工作的是吴长芝。吴长芝是吴
石的亲戚。店员家庭出身的吴长

芝，!"*)年从上海海关税务专业学校（后改
为上海税务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香港、重庆
等地担任水道测量员、大副等高级船员职务。
!"$&年考取“交通部”物资租借法案技术员赴
美国学习。!"$,年回国后，由吴石介绍参加地
下民联组织。按组织的意图，为掩护地下工作，
吴长芝利用社会关系，开办大兴贸易公司，为地
下活动提供经费。他不畏危险，担当了吴石与吴
艺五间的情报递送工作，由他手中送出许多重
要的军事情报。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吴石越来越显示出
其独特的身手。关键时刻的情报如同生死的催
化剂，给奄奄一息的蒋家王朝以致命的一击。
全国各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大

捷，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国民党军队已由内战初始的 $*(万人下
降到 +"(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由 '+"余
万人增至 *((万人，翻了一番还多，而比数量
更重要的，是士气和人心。

'"$)年 ''月 '$日，毛泽东在《中国军
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断言：“原来预计，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时间，便
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
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
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事实应验了毛泽东的断言。'"$" 年 '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歼灭国民党徐州兵
团，向长江北岸挺进。通向南京的道路已经打
开，但解放之路并不平坦。能否顺利制定和实
现制胜的军事部署，军事情报尤其显得重要。
吴仲禧曾回忆：“对他（指吴石）在解放战

争期间通过几条渠道为我党所做的工作，我
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的确，吴仲禧事后判
断是正确的。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接受中共和
地下民联、民盟等组织的指示，利用职务之便
进行处于生死边缘的军事核心机密的收集和
传递，参与了掩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发展组
织骨干，策反蒋政权中的党、政、军上层人士
等惊心动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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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又一起意外事件

钟雨清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
说个情况。我为什么会一口回绝高之龙？一是
我不想堕落，二是我相信我们自己的报纸。”
伍诗中拿起录音笔，眼睛却盯着钟雨清。

钟雨清说：“那天高之龙走后，我曾对着他的
背影说：高之龙，你眼瞎了，不要以
为你成了一个暴发户，就可以拿几
个钱来收买钟雨清，你收买不了！
我还说，这篇稿子我们《江海日报》
一定会发出来，一定会把‘天峰’俱
乐部种种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说到这里，钟雨清突然停下
来，嘴唇发白，两眼却红了。

伍诗中沉默不言。他打开抽
屉，把那支录音笔放进去，然后靠
在椅背上，疲惫地闭上了眼睛。钟
雨清看着伍诗中的每一个动作，摇
着头说：“现在看来，我钟雨清完
全估计错了。我们《江海日报》是
不会发表这篇稿子的！高之龙傻
啊，他完全不用花 +(万元来收买
它！”

伍诗中两鬓斑白的头颅微微
震颤了一下。他又一次挥手，把钟
雨清赶出了门。
一篇稿子花了这么大工夫，却迟迟不能

见报，钟雨清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垂头丧气。
他心里空空的，做什么事都拿不出劲来，竟连
着两天在电脑前上网玩军事游戏，见一个杀
一个，眼睛都杀红了。第三天他干脆没去上
班，在家里蒙头大睡。中午时分，乔寄虹来电
话，声音压得很轻，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
那篇稿子明天要见报了。”
钟雨清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问：“真的？

你看见版面了？”乔寄虹说：“大样是我校的。
我校完了才吃的饭。”钟雨清大吼一声，向后
四仰八叉倒在床上，大声说：“好事好事！回来
我们庆祝！”
就在此刻，他的手机响起来。他一看号

码，立即对乔寄虹说：“总编办来电话，我们回
头再说。”他打开手机，总编办小杨对他说：
“伍总找你，让你快去见他。”他问是什么事，
小杨说：“你来了就知道。”
他拦了辆出租车匆匆赶往报社。就在报

社前的那个路口，出租车戛然刹下，一个交通

警察走到车前，对司机说：“前面报社广场封
路，掉头！”钟雨清说：“我是报社记者，请您帮
下忙让我进去。”交警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快掉头！”
钟雨清只好把车钱付了，下车步行。还没

走进报社广场，就看见那里聚集着黑压压的
人群，足有上千人，站在报社大楼正面
场地上，人声鼎沸。钟雨清问一个小伙
子：“出什么事了？”小伙子没说话，伸
手朝报社大楼高处一指。钟雨清抬头
看去，只见楼顶与天穹交接处有个人
影；人影脚下，是一条标语。因为高，他
看不出那人是男是女，也看不清那标
语上写的究竟是什么。他问：“怎么回
事？”小伙子说：“那人要跳楼！”钟雨清
问：“为什么？”小伙子说：“谁知道！”

这时，一队消防队员乘了一辆卡
车飞速赶来，立即在靠近大楼的地方
铺下一排气袋。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
四处停着警车和工程车，警灯闪烁，空
气里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息。

钟雨清赶到 +)楼伍诗中办公室，
开门就见伍诗中站在幕墙玻璃旁看着
楼下，脸色铁青。钟雨清说：“伍总您找
我？”伍诗中说：“广场上的情况你看见

了没有？”钟雨清说：“怎么回事？”伍诗中说：
“就是你那篇稿子引起的！”钟雨清说：“还有
这事？”伍诗中说：“你揭露‘天峰’三个球员嫖
娼的事，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呼延华是不
是？”钟雨清说：“是啊。”伍诗中说：“这个要跳
楼的，就是呼延华的追星族，省师大的女生。”
钟雨清说：“稿子不是明天才见报吗？我们报
社有内奸！”伍诗中说：“先不下这结论。我叫
你来，是要让你配合公安武警，马上上楼去做
那个女大学生的工作。一方面你熟悉情况，好
说话；另一方面你身体好、力气大，适合处理
这样的事；再说，这事是你一手惹出来的，由
你上去平息事件，会显出跟别人不一样的责
任心。”
钟雨清苦笑一声。伍诗中说：“如果你工

作做得不好，这女学生真的跳了楼，那你我麻
烦就大了，报社的麻烦也大了。这一点，我不
说你也清楚。”
这时三个警察推门进来，都穿着便衣。伍

诗中把钟雨清向他们作了介绍。没有多说话，
他们就领着钟雨清直上楼顶。


